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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忽又高兴，到了洗红轩。因想起琴言如何还不进来，象已过了假期了，即叫

小丫头去唤珊枝进来。小丫头去了一会，同了珊枝上前。公子问道：“琴言是

哪天告假的？”珊枝道：“正月二十四日。”公子道：“正月二十四日，今日已是三

月初二了。他告一个月假，怎么过了七八天还不回来？”珊枝不言语，停了一

停，又说道：“想必有事，自然要完了事才进来。”公子道：“我想他也没有什么

事，明日叫人出城找他，问他几时进来？”珊枝答应了。公子又问了些别的话，

也就进去。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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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琴言在怡园，与子玉叙了几日，颇觉十分畅满。到长庆葬事过了，忙

了两三天，琴言辛苦了，身子有些不快起来，意欲安顿几天再进华府。

一日，早饭后卧在房中，见他师娘进来，琴言连忙站起。师娘叫他坐了，说

道：“从前你进华府，不知华公子怎样的对你师父讲的，师父也没有对我说过。

他在时我诸事不管，如今是要我支持门户了。我想我们一年总要三千吊钱才

够花消，你看那天福、天寿挣得出来吗？你没有进华府时，一月内极少也挣得

二三百吊钱，如今你又不进班子，这钱自然要出在华府里，想他们也不肯白使

唤人。你与我讲定了，一月给我多少钱，其余你自己存下，将来也可成家立业，

过一辈子的日子。今虽少了你师父一个，其余还是一样，就算省俭些，大约二

百吊钱一月总要的。你师父苏州没有家，我又回不去，我不守住这个旧业，做

什么呢？三十几岁的人了，还有什么路走？开门七件事，好不难！还有那些人

情使费，是免不了的。我知道你是有良心的人，你替我想想，叫我怎样，不靠你

靠谁？”

琴言听了，呆了一会，心中想道：“这倒是件难事！当初我也不知怎样，也

不晓师父得过多少钱。就听得他们说，师父每月进府来领一次，也不知多少。

如今师父死了，他们只怕未必照旧了。若除了华府，又问谁去要钱，难道还可

以问度香商量么？不比在外常可见面。此刻师娘要我一月定给多少钱，这倒

是件难事！况且公子近来待我又不如从前，这话怎好去问他？”想来想去，不

得主意，答不出来。他师娘心上疑着华公子待琴言不知怎样好，自然要一千就

是一千，要二千就是二千。这几天在琴言身上盘算，把个心想昏了，又恐琴言

存着坏心，道是师父死了，便可撒开。所以长庆媳妇的心，想钱倒与长庆一样，

可称良偶，便要紧挤住了琴言，做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主意。见琴言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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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疑虑，又道：“你怎么不说话？多少总要有个定数。”

琴言道：“当日师父将我送进华府，原是避难，我实不知是怎么讲的。华

府有钱给他没有钱给他，我也不知。且我进去之后，从没有见着师父的面，只

听说师父每月到府一回，也只在门房里，不知领多少钱。此时我又不出去应

酬，一月给师娘多少钱原是应该的，但我拿不定主意，自己有钱无钱，我怎敢随

口答应？设或答应了，又不见钱呢，怎么对得住师娘？”他师娘口中哼了一声

道：“我不信！我也不知细底。你师父是不知自己要死，若知道自己要死，也

早对我说了。我听得去年你没有进去时，华公子就打发人出来，说要买你，他

可不是不肯花钱的主儿。一个人凭良心过日子，怎么师父一死，你就变起心

来？”琴言听了这些话，已气得要哭，只得忍住了，说道：“这话只好等我进去了

再商量，我自己是没有留一个钱。去年及新年的赏赐，就是前天那一包银子。

师娘要三百吊钱一月，只怕不能有这许多，总要问明白公子才好定得。但是这

句话，师娘代我想想，怎好自己去对公子讲？”

他师娘冷笑道：“人在他家半年多了，还不好讲？交情越重，钱应该越多

了，若是不给钱的交情，要他做什么？你不要装糊涂，他又没花过三千、五千两

的替你出师。若出了师，我自然不能对你讲这些话了。还有那一种有良心的，

念着师父、师娘，就出了师，还常常孝敬也是有的。不然你就对他说，叫他拿三

千两银子来出师，我可以置些产业，倒比零碎的好。这两条路，凭你走哪一条，

你总要讲明了才可进城。不然进去了，我又不能进来找你，便费了许多周

折。”说罢，起身出去了。

琴言受了这些话，又不能驳他，心中好不气苦，以为师父死了，这个身子由

得自己，哪知师娘更加利害。气忿忿的重新躺下，思前想后，毫无主意。伤心

了一会，又想道：“我每逢想不透的，经香畹一说就明白了，此事非与他商量不

可。”主意定了，带了跟他的小孩子，随身便服，走出门来。

到有素兰寓处，却值素兰未回。意欲回家，又属烦闷，想宝珠离此不远，不

如找他谈谈也好。才出得素兰门，只见两人站在街心，偶抬头一看，一个是圆

脸，生得混混沌沌，脚下倒是一双皂靴；一个生得獐头鼠目，便帽上拖着一绺长

红帽纬。琴言低着头只顾走，觉那两人就跟着他。听得一人低低的说道：“好

一朵鲜花！”又听得一个说道：“咦！是哪一家的？我竟不认识。我们且踩踩

他。”又听那个说道：“这才算个好脑袋呢！”琴言听了，好不有气，然也无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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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由他们讲。只听得背后kk!促促，脚步接着脚步，衣裳碰着衣裳，顺风
吹来，鼻中觉有狐臊气。急行几步，到了宝珠门口，叫小孩子进去问时，也不在

家。琴言见那两人又在后头站着，心中气极，便急急的回去，那两人也就急急

的跟来。琴言到了自己门口，一直低了头进去了。此刻正是散戏的时候，这些

相公如何在家？琴言白白走了一回，路上又遇着这两个厌物，更加纳闷，进了

房，长叹了一声，不觉泪下。

偏有那师娘的表弟伍麻子，不看风色，走进来坐在炕沿，捏着潮烟袋，找了

个纸条子，抽了二、三十口，纸煤烟灰吹得一地。又盘三问四的寻这样，看那

样，琴言好不厌烦，也不理他。伍麻子吃了一会潮烟，问琴言道：“我听说华府

里那些大爷们，是不用说了，各人家里都是大屋子，有十个八个小老婆陪着睡

觉；就是那些三爷、四爷、五爷，连那些赶车的、养马的、铡草的，新年上也穿着

狐狸皮袄？”说到此，将手比着个样子道：“这么大的皮荷包，拴在腰里，到赌场

上解开来，尽是银锞子，抓一把就押个孤丁"。还有去年来找你闹的那个姓金

的三小子金二，在酒馆子里喝酒，也叫个打十不闲的陪陪。，虽然是讹他爹的

钱，然而也还有这些出息，是真的吗？怎么这些人也这么发财？”琴言心中只

管纳闷，更加烦恼，哪里有心听他的话，只是不答应。

伍麻子又道：“我听说这还不算什么奇事。他家的银子，柜子里装不下，

就散堆在墙脚边。到了两三年不用他，受了潮气要霉烂的，便发出来晒晾。晒

晾了一天，就有人将五两的换他十两的，将二两的换他五两的。他也不点数，

偶然看出来，说：‘我的银子如何变小了？’那些人说：‘晒了一天晒干了，自然

收小了。’这些话我有些不信。难道这位公子真当着银子都晒得干吗？”琴言

听到此，不觉失笑道：“你这话是哪里听来的？”伍麻子道：“我们有一班朋友，

闲着没有事，聚在一处就讲这些话。城里一个华公子，城外一个大园子里的徐

老爷，这两家富贵，讲一年也讲不完。说那徐老爷的园子里，山子石底下，埋着

十缸银、十缸金。那看金子的财神爷是一头的黄毛，看银子的财神爷是一头的

白毛。到半夜里，他两个便坐在园墙上吓人，还要拿金锭、银锭子打人，有时运

的被他打着了，就捡了金银回去，回去就发财；没有时运的被他打着了，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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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块黄土，回去还要生病。我看财神爷也势利，只奉承有时运的人。”琴言听

了倒也好笑。

伍麻子正说得高兴，忽外面有人叫他，就出去了。原来有两个客来打茶

围，伍麻子招呼到客厅坐下。打量这二人，见一个衣裳很旧，穿着旧皂靴，头上

的小帽子油晃晃的，沾了些灰土。心上想：“他不是个监生!老爷，就是个没选

期的老爷。”那一个衣裳略新些，帽上拖着一绺红线纬，虽不象个有钱的，或者

倒是个老白相"。问了他们的姓，让他们坐了。

你道这两人是谁？一个是乌大傻，一个是姬亮轩。他二人新在戏园里认

识，这日都在街上闲走，适相遇了，跟了琴言到了门口。亮轩恍惚记得这个门，

想了一会，想着了，就猜方才见的是琴言。后又想起奚十一的话，说前月在聘

才处叫他陪过酒，无疑是他，便与大傻讲了。大傻见亮轩高兴，欲赞成他进去，

好吃个镶边酒，便道：“管他是与不是，既是相公寓里，总可以逛得的。我们且

进去坐坐，喝杯茶也好。”亮轩道：“你高兴就进去，我是奉陪的。”商量了一会，

才同了进去。

这边伍麻子正在张罗，却好天福、天寿散戏回来，见亮轩象是见过的，又记

不清，请了安。那个大傻子，他们却见过，他在园子里听衬戏的，便也请了安。

大傻子迷迷盹盹的说道：“今日兰保的《盗令》《杀舟》，桂保的《相约》《相骂》，

实是个名人家数，他人做不来的。”亮轩道：“你们还认得我么？”天福道：“有些

面善，想不起来，好象哪里见过的。”天寿眼瞪瞪的看了一会，问道：“你能不是

去年同一位吃烟的老爷来？那位吃烟的同我师傅打起来，还是你能拉开的。”

亮轩道：“你的记性好，天福就不记得了。”天福听了，也想起来道：“哎哟！那

一天好怕人，那位吃烟的好不利害，把桌子都打翻了，还直打到里头去。幸亏

我躲得好，不然给他一脚也踢个半死。”亮轩道：“可不是，亏我救了你们，你们

感激我不感激呢？”天寿道：“那一位如今哪里去了”亮轩道：“现在病着。”天福

道：“天报，天报！叫他多病几天。”

大傻子道：“方才见个相公进来，叫什么名字？”天福道：“没有呵，我们就

是师兄弟两个。”亮轩道：“有一个进来的，比你们高些，有十六、七岁了。”天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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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没有，没有，我们只有一个琴师兄，从华公府回来，如今他也不算相公，不

唱戏了，或者你们看见的就是他？”亮轩道：“不错，不错，就是他。可以叫他出

来见见么？”天福摇头道：“他不见人的。多少人知他回来了，要见见他，他总

不肯出来。就只到怡园徐老爷处，除了他家，是不到第二家的。”大傻子道：

“他既不肯出来，你领我们到他屋里坐坐，是可以的。”天寿摇头道：“他要骂我

们。”伍麻子站在廊前道：“我们这个琴官，如今是华公府的二爷，不见人了。

二位老爷如高兴，叫天福、天寿伺候罢。”大傻子望着亮轩道：“你们既然是旧

交，自然也应叙叙，断无空坐之理！”亮轩支吾道：“我还有点事。”天寿道：“你

能没有事，你能是不肯赏脸。”亮轩道：“真有事。”伍麻子道：“坐坐罢，就有事

也不必忙。如今他的师父不在了，他师娘就靠着这两个孩子呢。”大傻子道：

“你也难得出来，我也走乏了，略坐一坐罢。”又问天福道：“你师父几时不在

的？”天福道：“前月二十五。”大傻道：“咳！我竟不晓得他死了。你们虽不认

得我，你师父倒与我极相好的。”天寿道：“我也常见你在戏园里，你怎么坐不

住，总走的时候多？”大傻子道：“我的朋友多，照应了一个不照应那个，就招人

怪了。”天福道：“我见你进来又出去，出去又进来，好象忙得很。”大傻子道：

“既到这个园子里照应了，自然也要到那个园子里去照应，不然也要招怪的。”

伍麻子已走开。少顷亮轩要走，天福拖住了他，大傻却不动身。只见打杂

的进来，在桌子上摆了几个碟子。天福道：“姬老爷请坐罢。”亮轩着急，对着

大傻挤眉弄眼，要叫他走的意思，大傻装作不见，一手摸着那几根既稀且短的

鼠须，拈了几拈。亮轩见他不动，只得独自想跑，说道：“我要小便。”天寿指着

院子里道：“那东墙角就可以。”亮轩走出屋子，到院子中间，撒开脚步就走，不

料天寿在后扯着他的发辫，一迸将亮轩的帽子落了下来，发根拉得很疼。天寿

嘻嘻的笑。亮轩急回转头来，涨红了脸道：“这是什么玩法？”天寿拣了帽子，

拍净了灰，与他戴上，拉了他进来。亮轩道：“我真有事，何苦缠我？”大傻子见

了酒，喉咙已经发痒，劝亮轩道：“我们这般至诚留你，你就赏他们点脸罢。既

摆了出来，不赏他们的脸，也叫他们下不去。”亮轩无法，又见大傻不肯走，反

留住他，想是大傻要做这个东。如果大傻作东，也就放心了，只得勉强坐下。

天福、天寿各斟了酒，亮轩饮了两杯，见大傻子放心乐意的喝酒，手里抓了一把

杏仁，不住的往嘴里丢，又见他吃了三个山里红，一个柿饼。亮轩心上又想要

去看看琴言，此时已经点了灯，便对天福道：“你同我到你师兄屋子里去坐坐

罢。”天福道：“你定要见他，待我先去讲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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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福进去，见琴言在那里看书，便说道：“外面有个姬老爷要见见你，见不

见呢？”琴言道：“我见他作什么呢？你见我见过人吗？”天福没趣，将要出来，

琴言想要关门，不料亮轩、大傻已走到房门口，就都扁着身子挤了进来。琴言

满脸怒容，尚未开言，大傻子深深一揖，亮轩也屈着腰，作了半个揖，满面堆下

笑来。琴言倒也无法，只得还了一揖，不好就走。他们也不待招呼就坐了。亮

轩眯齐了鼠眼，掀唇露齿的要说话。大傻先说道：“怪道多天不见令师，原来

归天了。我竟全然不知，非但没有具个薄分，连拜也没有来拜一拜。多年相

好，从前承他一番相待，倒也不是寻常的交情。”又摇着头道：“荒唐，荒唐！不

知那些联幛的公分，有我的名字没有？”亮轩笑容可掬的道：“我去年奉拜过

的，偏值尊驾进了华府，以至朝思暮想，直到今日。前日又听得尊驾与敝东同

席，我就没福奉陪。敝东是个直爽人，不会温存体贴，一切尚祈包涵，不要见

怪。”琴言见这二人，就是路上跟着他走的，心中甚恼，及见他们恭恭敬敬的作

揖，一个说与师父相好，一个说与他敝东同席，正猜不出这两个是什么东西，也

不来细问，含糊的答应了一声，叫小子给了两盅茶。

大傻一面吃茶，见挂着一副对子，念将出来，错了两字。大傻腹内既属欠

通，眼光又系近视，倒最喜念对子看画，充那假斯文。琴言看了暗笑，略略看他

们的相貌，已经生厌。又见亮轩嘻着嘴说道：“我那敝东，其实很好交的，你是

不知道他的脾气，若混熟了，只怕还离不开呢！”大傻道：“不见那春兰么？”亮

轩道：“春兰固然，本来钱也花多了，自应心悦诚服的了。我那英官呢，借去用

两天，就用到如今，不肯送还。这个小东西也恋着他，将我往日多少恩情付之

流水。这也不能怪他，从来说白鸽子往旺处飞，也是人之常情。况且我这敝东

在京里，也算个阔老斗，就与那华公子、徐老爷也不相上下，而且他们都是世

交。前日那位徐少爷来，适值敝东不在家，他就到我书房来，坐了好半日，送他

出去时，他再三的约我去逛园。”大傻道：“你去没有呢？”亮轩道：“我始而倒打

算去，况且他往来那一班公子、名士，都也与我相好。后来我想，他还没有做过

外任，未必知道我们这一席是极尊贵的，若论座位是到处第一。我恐他另有些

尊长年谊，不肯僭我，我所以没有去。”大傻道：“可惜，可惜！我吃过他家酒

席，只怕京里要算第一家了。”琴言听得坐不住，幸天福、天寿都在这里，便对

天福道：“你请二位到外面坐罢，我有事情。”便即走了出来。二人没趣，只得

同天福、天寿也出来了。

亮轩就想从此脱身，一径的走，又被福、寿二人拉住。桌上又添了四小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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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菜，两碗稀饭。亮轩心上想道：“这是什么吃局？一样可吃的菜也没有。难

道八碟干果，四碟小菜，两碗白粥，就算请客不成？要不然是傻子与他讲明，是

要省钱的缘故？这个东大约是傻子作定了，索性吃他娘的！”亮轩也举箸吃了

一会。大傻子已喝了两壶酒，将四碟小菜也吃干净了，喝了两碗粥，抹一抹嘴。

见亮轩不甚高兴，便对天寿道：“姬老爷是要喝热闹酒的。你叫人去添些菜

来，酒烫得热热儿的，与姬老爷豁几拳。今日是我拉他来的，你们巴结得不好，

以后他就不肯来了。”亮轩打量是请他，便放了心，忙说道：“怎么是这样的？

也算不得吃饭。”天寿道：“这原算不得吃饭。我当你们吃过饭了，随便吃盅酒

儿坐坐的。既然姬老爷还没有用饭，另预备饭就是了。”大傻道：“是啊，我也

没有吃饭。姬老爷也吹两口的，你何不请他去躺躺？”天福道：“那一天真也见

你吃了两口，不过吹不多。”亮轩见大傻这般张罗，象个做东的样子，便有些喜

欢。

天福同他们到了里面，一面吩咐厨房添菜备饭。亮轩原不会吹烟，不过藉

此消遣。天福、天寿倒有几口烟瘾，便你争我夺的上烟。大傻乘他们不留心，

即走了出来，他也饱了，便蹋着破皂靴，匆匆而去。亮轩与福、寿二人说了一会

话，问了些琴言光景。伍麻子来请吃饭，亮轩才找起大傻来，杳无影响，心中着

忙，便变了神色，只管要找乌大傻。天寿说道：“他去了，这个人是坐不住的。

我见他在戏园里，一天总要走个十几回。想必他就来的，我们先坐，不用等他

了。”亮轩只得坐了，看菜是四碟四碗，两盘饽饽，就吃了些，终是无精打彩，心

上要想个脱身之计。

那伍麻子在旁，见大傻子先走了，看这位又是心神不定，象有心事，倒也猜

不着他要跑。那长庆的媳妇，自从丈夫死后，家里还是第一回开张留客，叫伍

麻子好好照料，不要待慢了老斗，故常在窗前站立。那两个孩子本来不会说

话，夹七夹八的，亮轩更坐不住，横竖迟早皆走。吃完了，嗽了口，对天福道：

“今日扰了你们，我只好明日补情的了。今日却没有带钱。”天福听了呆了一

呆，不敢答应。还是天寿略灵些，说道：“老爷既没带钱，府上在哪里住，叫人

送老爷回府，就可以带了来。”亮轩道：“这也不必，我明日送来罢。”伍麻子听

了，想道：“有些不妙，不料这两位是这样的！”便进来在窗户边站着，看着亮

轩。亮轩想硬走出来，天寿拉住道：“不用忙，再坐坐。”亮轩不理，只要走，天

福也来拉住。亮轩一想，不如拿出去年奚十一的手段来吓吓他，便喝道：“做

什么？哪里有天天带着开发来的？我们叫相公，是积了几回一总开发。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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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开眼的东西，还不放手！不要叫我生起气来，也照去年的样，给你们一

顿打！”两个孩子怕他，不敢说话。

伍麻子是个不懂规矩的人，道是长庆死了，他表姊全要仰仗他，若头一回

买卖就是这样，脸上觉得不好看，况且又是他帮着留的，听了亮轩这些话，便动

了气，说道：“姬老爷，你这话讲得不在理！你老爷又没有来过两回，伺候了半

天，酒饭烟茶都是钱买来的，一个大钱不见面，倒要骂人不开眼。就说送你回

府，也没有说错，难道你没有个住处？就是住店也有个店，住庙也有个庙。身

边不带着，自然就到府上去领。这句话就算得罪了人么？你既没有带钱，难道

不准你走，留你的东西做抵押不成？自然跟你回去，知道了一个地方，就歇一

天给我们也使得。”亮轩无言可答，再想说两句大话，又说不出来。那样鸡肋

身材，木瓜脑袋，就装些威风，也吓不动人。只得说道：“我是省你们跟我走，

你当是什么？你既不嫌路远，就跟我去领赏。”

伍麻子想：那些跟兔不中用，便自己提了灯笼，照了亮轩。轻轻的脚步，左

绕右绕，还想遁去，无奈伍麻子紧紧的照着，亮轩只得回寓，叫他在门口等了。

好不懊悔，上了大傻的恶当，心里骂几声；开了拜匣，捡出几张钱票，看来看去，

犹如割他的肉一般；忍着心痛，拣了一张两吊的，又于纸页子内拣了一张一吊

的，要找人送出。跟他的人又不在家，只得拈了一个纸条子，蘸上油，点了出

来，交与伍麻子，转身就走。伍麻子虽不认得字，但长庆生前将票子叫他取钱，

也不知取了若干，一字到十字，这几个凭你怎样写，他都认得。灯下一看，见是

两吊，便叫道：“姬爷！转来！”亮轩欲待不理，他已跟进了门，只得应道：“还有

什么？”伍麻子道：“这两吊钱怎样？是赏我的么？那相公开发酒席钱呢？”亮

轩道：“我不晓得，一总在内！”伍麻子道：“姬爷不要玩笑，既然这么说，请收

了！”便将票子递过来。亮轩无奈，只得又添上那一吊，说道：“尽在乎此！你

要不要也随你罢。”伍麻子如何肯收，便发话道：“既然心疼着钱，也应打算打

算，就不该进来。就是摆个酒，至少也得二十吊，何况添菜吃饭。三吊钱我们

赏厨房打杂的还不够呢！”亮轩不理，一直进去了。

伍麻子欲要跟进来，门房里有人听见，出来问是什么事情，伍麻子将细底

说了。那管门的笑道：“我们这师爷也太想便宜了，既要乐，又舍不得钱。你

也算了，折了这一回本钱罢。不要在此罗唣，适或教我们老爷听见了，倒不

好。”伍麻子见亮轩已进去了，又不好跟进去，再经那门公劝他，知道是奚十一

的寓处，恐怕闹出事来，只好转回，却也讲了好些淡话，匆匆回家交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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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媳妇一见只有三吊钱，便说道：“哪里有这样开发？你也在这里多年

了，你见收过三吊钱么？怎么不摔还他，也臊臊他的脸，腥不腥？臭不臭？两

个相公留了两个客，烟茶酒饭，闹得乌烟瘴气的，还替人做跟班，提了灯笼送回

去，接了三吊钱就夹着屁股回来。一个汉子连个数目字都不认得，难道你钱票

子见得少么？”把个伍麻子骂得火星直冒，嚷道：“我岂不知道！我见千见万，

也没见这两个不爱脸的。一个喝了两碗粥先逃走了，这个也是时刻想跑。好

容易逼住了他，送他回去，我想十吊、八吊最少不去了，谁料他先还只给两吊

钱，这一吊还是后来加上的。那个忘八蛋肯接他的！他塞在你手里就跑进去

了。我想跟他进去，有个管门的出来解劝，说是奚十一的寓处。那奚十一是好

惹的？去年凭空的来找琴官，将姐夫一摔一个大癬斗，半天爬不起来，桌椅板

凳打得粉碎。倘今日又遇见了他，可不要白挨一顿打？连这三吊钱也没有，我

所以只好接了回来。我岂不想他三十吊么！”长庆媳妇道：“都是你们这些瞎

眼睛的，也不分个人鬼！分明来打茶围的，苦苦拉住他，将个臭虫当作洋虫。

以后如遇这等不要脸的下作东西进来，务必撵他出去。太太这里不是舍粥厂！

又不是我的儿子，吃了抹抹嘴就走。当家的死后，今日还是头一回开市，就遇

着两个混帐东西，与前年那个开姜店姓杨的杨八一样，不是玉天仙还叫他姊夫

呢！归根儿是他妈的白吃白喝！这些个不要脸的狗鸡巴G的，真他妈的可
恶！”长庆媳妇叨叨了一回。

到明日，伍麻子去照票子，谁知后来添的一吊，还是张假的。又到奚十一

寓处来找亮轩，倒被奚十一的家人骂了一顿。伍麻子受屈而回，只得自己赔上

一吊钱，交清了帐，唯有咒骂亮轩而已。

琴言今日找着了宝珠、素兰，商量师娘要钱之事。不知宝、素二人有何良

策，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苏蕙芳慧心瞒寡妇! 徐子云重价赎琴言
话说琴言是晚听姬亮轩、乌大傻说了多少瞎话，更加烦闷，幸他们就出去

了。候到二更，不见宝珠、素兰过来，只得睡了，一夜无眠。到了次早，即叫小

使去请他二人来。

是日，素兰清早已为王文辉叫去，少顷玉珠过来。宝珠道：“昨日失候，我

到三更后才回的。他们也忘了，没有对我讲，方才你们五儿说起来方知道。两

三天天总不见你，为什么不出来散散闷？今日度香约赏杏花，咱们可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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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琴言道：“可以。我这两日偶然感冒，觉得疲倦，今日也想出去散散。且

假期已满，也要打算进城了。”宝珠道：“再歇两天进去也不要紧。进去了，咱

们又会少离多了。”琴言道：“近来倒有件难事，我竟没有主意，故请你与香畹

来商量，怎么代我想个法儿才好。”宝珠道：“什么难事？你且说来，但你想不

到的，只怕我也想不到。”琴言道：“昨日我那师娘问我：‘进华府时，华公于对

你师父是怎样讲的？可曾得过他家的钱？’又说：‘家中一年的浇裹!，须得两

千四百吊钱。’要我给他二百吊钱一月，说定了方叫我进城。我想去年原为奚

十一的事送我进去，我进去了，也没有见着师父，不知其中是怎样的。今师娘

忽然问我要二百吊钱一月，叫我怎么打算得出来。又要我去对华公子讲。又

说师父死了，我就变了心。又说华府也没有花过三千、五千两，如今要我去对

公子讲，要他出三千银子与我出师。出了师，才不要我的养膳，不然，这一辈子

就要定在我身上过活。我想如今又不出去应酬。靠着府里节下赏一点东西，

如何一月积得上二百吊钱？你是明白人，这话可以对公子讲得么？不是件难

事？师娘又不晓得其中的难处，一味的问我要钱。你替我想一想，有什么法

子，我是一无主意。”

宝珠听了，亦以为难，踌躇了一会，说道：“一年要二千四百吊，三年也就

三千两了。这养膳二字是没有尽期的。华公子性情不常，未必靠得定。若要

他出师，或者看他高兴倒能，但也须有个人去与他说。还有一层，他既与你出

了师，你这个人就算他的人了，以后就由不得你，只怕就要在他府里终局。这

是要你立定主意的。”琴言道：“这些事我也想过，但此时虽没有与我出师，我

也不能自主。”宝珠道：“若有人与你出了师，你以后怎样？还是在外呢，还是

愿进华府去呢？”琴言道：“此时我也不能定，且出了师，再打算出府。”宝珠笑

道：“人家只有一出，你今有两出，不要将来犯了‘七出’"！”琴言也笑了。

只见素兰走来，琴言、宝珠让坐了。琴言道：“你早上哪里去？”素兰道：

“今早王大人叫我去，我当是什么紧要事，原来很不要紧的一句话。我与剑

潭、庸庵谈了一会，方才到家。知道你请我，不知有何差委？”宝珠将方才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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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素兰讲了。素兰拍手笑道：“果然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我真佩服他！据我

说，是出师的妙，你且应承他出师。”琴言道：“好容易的话！你倒轻轻的一口

断定了。这三千头打哪里来？我岂能去对华公子讲的！”素兰道：“定要三千？

二千呢，可以不可以？”宝珠道：“这事有点边儿了！请你来商量，你第一句答

应出师，第二句就劈断银价，这是胸有成竹的话，岂不是可成么？”琴言道：“也

要个旁人去说，三千、二千我也不能对他讲的。”宝珠问素兰道：“就算只要二

千，你有何高见？倒要请教请教。”

素兰道：“这件事，我与一个人十天前已想到，而且商量了一回，但是未必

然之事，所以没有对人讲起。”宝珠道：“你说佩服的谁？”素兰道：“那一天我与

媚香闲谈，偶然讲起玉侬来，媚香说他师娘⋯⋯”素兰说到此，便向窗外望了

一望，说道：“此处说话，那边听不真么？”琴言道，“听不见的。”素兰道：“媚香

说他师娘与他师父一样利害，只怕这一辈子要靠在玉侬身上。玉侬虽不唱戏，

究竟没有出师。若论玉侬的钱也就不少，看来此时未必有存余。若四、五千吊

钱可以出得师，我们代他张罗张罗，或是几个相好中凑凑，也可凑得一半。就

说的是你、王氏弟兄、瘦香、>仙等，想没有不肯的。若能凑出一半，那一半就
容易了。”宝珠道：“出师之后怎样呢？”素兰道：“那倒没有商量到这一层。只

要出了师，这身子就是自己的了，那自然由得你。”宝珠道：“若在华府中，也与

不出师一样，由不得他。”素兰道：“华公子也没有买他，他师父当日又没有写

卖字给华府，怎么由不得他？难道在那里一世么？”

宝珠道：“此处说话到底不方便，我们何不同去找媚香商议？一同到度香

处看看杏花，连碧桃也开了许多。不知今年节气这么早，我记得碧桃往年是三

月中开的。度香今日也不请客，我们几个人去谈谈未尝不可。”琴言也甚乐

从，换了一身衣服，一面叫套了车。素兰、宝珠都是走来的，二人便吩咐跟班回

去套车，并吩咐所带的衣服，都到苏家佩香堂来。

二人即同坐了琴言的车，到蕙芳寓处，却值蕙芳在寓。三人进内，只见蕙

芳在书桌上看着几本册页，见他们进来，笑面相迎，说道：“今日可谓不速之客

三人来。”三人笑了一笑，且不坐下，就看那册页。宝珠先抢了那本画的，那两

人也凑着同看。有山水，也有花卉，却画得甚好。原来蕙芳新求屈道翁画的。

看到末后一页，是一个美人倚栏惆怅的光景，栏外落花满地，双燕飞来，象是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诗意，琴言触动了当年那个灯谜，忽忽如有所

感。看题着一首绝句，琴言默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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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春色关心燕燕飞，杏花细雨不沾衣。
! ! 倚栏独自增惆怅，芳草天涯人未归。

又将那一本字也看了。蕙芳让三人坐下，问道：“你们还是不约而同，还是约

了同来的？”宝珠道：“约齐来的。我们同到度香处看杏花罢。”蕙芳道：“今日

又有局吗？”宝珠道：“局是没有，也算个不速之客何妨？”蕙芳点首笑应。素

兰、宝珠的衣服与车都来了，二人即换了衣服。蕙芳进内也换了，又问道：“你

们同来竟一无所事，单为看花么？”素兰道：“事有一件，到怡园再讲罢。”蕙芳

道：“何不先讲讲，此刻还早，到度香处尚可略迟。”素兰就将琴言的师娘要他

出师的话，略说了几句。蕙芳道：“何如？我前日对你讲，你还说这也未必然

之事，谁知竟叫我说着了。但是办这事，其实也不很难，就怕娘儿们的说话不

作准，一会儿又不愿了，或是说定了数目，又要增添起来。且谁去与他讲呢？”

素兰道：“那倒不要紧，就是我们也可以去讲的。”蕙芳道：“既如此，且到怡园

再商量罢。”于是一同上车，径往怡园来。

进了园，看不尽绛桃碧柳，绿水青山。过了一座红桥，绕了十重绮户，才到

“东风昨夜楼”边。只听得楼上清歌檀板，有人在那里唱曲。四人便住了脚

步，听象度香的声音，唱着一支《懒画眉》。四人细听是：

慢说瑶台月下幸相逢，又住了群玉山头第一峰。耐宵宵参横月

落冷惺忪，又朝朝铜瓶纸帐春寒重，且请试消息生香一线中。

众人听不出什么曲本上的，觉得笛韵凄清，甚为动听。听得子云笑道：

“倒底不好，还是你来，我来吹笛。”又象次贤唱道：

则这勾栏星月夜朦胧，听尽了曲唱江城一笛风。相和那帘钩敲

戛玉丁冬，引入离愁离恨的梅花梦，作到月落参横萧寺钟。

四人正在好听，忽然止了，听得次贤说道：“其实唱起来音节倒好。”又听

得子云说道：“何不将工尺全谱了，教他们唱起来？”四人知道不唱了，齐走进

去，书童匆忙上楼通报。

宝珠等走上扶梯，进得楼来。次贤、子云笑面相迎，见了琴言、蕙芳等更加

欢喜，说道：“今日倒料不着你们来。”宝珠道：“都是我请来的。”又对次贤道：

“瘦香身子不快，不来了。”琴言于此楼还是初次上来，见这楼弯弯曲曲、层层

叠叠，有好几十间，围满了杏花。有三层的、有两层的，五花八门，暗通曲达，真

成了迷楼款式。又望见前面的桃坞，隔了一座小山，一条清溪，那桃花已是盛

开，碧桃还只半含半吐，连着那边杏花，就如云蒸霞蔚一般。看楼中悬着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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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东风昨夜楼”，有一副长联，看是：

一夜雨廉纤，正燕子飞来，帘卷东风，北宋南唐评乐府。

三分春旖旎，问杏花开未，窗间青琐，红牙白8选词场。
次贤、子云看他四人，今日打扮分外好看，艳的艳，雅的雅，倒象有心比赛

的一般。此刻都还穿着小毛外褂，琴言是元狐耳绒，宝珠是元狐抓仁，蕙芳是

云狐抓仁，素兰是骨牌块云狐干尖，四人相对，就是“珊瑚玉树交枝，瑶草琪花

弄色”，觉得楼外千枝红杏，比不上楼中四个玉人。次贤、子云虽时常相对，此

刻亦还顾盼频频。子云道：“今日无肴，只是小饮，你们饿了就吃起来罢。”蕙

芳道：“我真有些饿了。”子云吩咐先拿几样点心来，随后就摆了几样肴馔，大

家小酌。

宝珠道：“方才听你们唱的是什么曲本？音节倒象很熟，而曲文却没有见

过。”次贤道：“这是我当年一个好友制了一部《梅花梦》和曲本，有二十出戏。

前日从书籍内找出来，将《九宫谱》照着他的牌子填了工尺!，倒也唱得合拍，

却只填了这一出《入梦》，其余不知唱得唱不得。明日与你们班里的教师商

量，可以谱他出来。”蕙芳道：“那倒可惜了。我听这曲文甚好，还是你自己按

谱罢。若与我们教师，他便乱涂乱改，要顺他的口，去的去，添的添，改到不通

而后止。若能移宫换羽，两下酌改就好了，除非要请教那位屈先生。”次贤道：

“他偏这音律上不甚讲究，弹琴之外一无所好。你与他讲，他又说：‘三代之后

乐已亡，故将《乐记》并入《礼记》’！”四旦皆笑。子云道：“我今日得了些江瑶

柱，但是干的，作起汤来虽不及新鲜的，比那寻常海味还好些。”琴言道：“我闻

新鲜荔枝与江瑶"柱别有滋味，不同凡品。若那干荔枝也就没甚可爱，还比不

上桂圆。那干江瑶不知是怎样的？”

蕙芳忽然大有感慨，呆呆不语，俯首若思。子云颇觉诧异，见他是倜傥诙

谐惯的，何以忽然如此？次贤问道：“媚香有什么心事么？”蕙芳道：“没有。”子

云道：“方才很高兴的，此刻为何不乐呢？”宝珠等也看出蕙芳有些不快。蕙芳

不语，停了一会，说道：“花能开几日？”次贤接道：“七十年。”蕙芳道：“何以能

七十年？”次贤道：“人生的世以七十年算，活一年开一年。”蕙芳道：“今年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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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去年的花。”子云道：“有去年花，就有今年花。”蕙芳又道：“今年的花留得

到明年么？”子云道：“看留的人怎样。”素兰道：“你们忽然学起参禅来。”琴言

道：“据我看是开花不如不开好。”宝珠道：“何故？我说花谢不如不谢好。”蕙

芳道：“不谢也是不谢的花。你听玉侬说荔枝鲜的时候何等佳妙，及干了便觉

酸得可厌。何以形貌变而气味也会变呢？大约人过了几年也就清而变浊，细

而变粗，甘而变酸了。”宝珠接道：“就是酸些，也是妙品，总比俗味强多了。”说

得三旦齐声叹息。次贤、子云颇觉得意。

蕙芳又道：“我们要看静宜到七十岁时，还是这样不是？”次贤笑：“春华秋

实，各有其时。就是荔枝，鲜的时候配得上杨贵妃，如今干了，也还配得上屈道

翁，总还在枣栗之上！”说得大家笑了。子云道：“这一比虽切，然究竟委屈了

道翁，他却不酸，还比为干江瑶罢。”次贤道：“那更委屈了。你是浙人，自然夸

赞江瑶。若说那干江瑶，真象那从良老妓回忆当年，姿态全无，余腥尚在。”宝

珠问次贤道：“食品之内究以何物为第一？”次贤道：“我口不同于人口，不敢

定。以我所好，以鱼为第一。”琴言、蕙芳皆道：“说得是。”次贤道：“食品中也

分作几样，如人品不同，有仙品，有神品，有逸品，有妙品，有宜烹龙煮凤，有宜

吸月餐露。使其相反，两不为佳。故往往我说这样好，他说这样不好。孟子

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大概是论易牙所调的味，皆合人之口味。若今

日的厨子，也就单合他自己的口味了。”子云道：“正是。譬如去年那个熊掌，

真真糟蹋了。怪不得晋灵公要杀宰夫，想是他也剩这一个，若还有几对留着，

也不至恨到如此。”说得合席皆笑。

宝珠对琴言道：“上一回对戏目的对，你出四个字的，以后我也想着一

副。”琴言道：“是什么？”宝珠道：《游湖借伞》、《搜山打车》。”琴言道：“真好，

工稳之极！”蕙芳道：“就是《别母乱箭》可以对《训子单刀》。”素兰道：“这么

对，还有《闹朝扑犬》也可对得《打店偷鸡》。”子云笑道：“到底他们记得熟，可

以不假思索。”次贤道：“自然，我们虽也记得几个，究竟是半生半熟的。”

子云道：“我有一个摆骰子的玩意儿，试试你们的心思。”叫取三颗骰子

来。蕙芳道：“又是那个飞曲文的么？”子云道：“不是，这容易多着呢！将三颗

骰子摆成一句诗，色样随你算。譬如四可以算人也可以算花，三可以算水也可

以算风，象什么就算他什么，这不很容易么？我与静宜喝酒，你们摆来。”宝珠

便接了过去道：“待我摆摆看，不知摆得出来摆不出来？”便摆了一个么、一个

四、一个五，口中念道：

!"#

怡情佚史! 第四十三回



日边红杏倚云栽。

次贤、子云都赞道：“摆得好！这五算云更觉典雅，我们贺一杯。”素兰将骰子

抓过去道：“我也摆一个。”摆了三个红，念道：

红杏枝头春意闹。

子云也赞了好：“这三个红都得个‘闹’字意。”即对次贤道：“我们也贺一杯。”

蕙芳道：“‘枝头’两字似欠着落。”即摆了一个四、两个五，念道：

一色杏花红十里。

子云道：“这个更摆得好！‘状元归去马如飞’，此是湘帆的预兆！我们公贺，

就是媚香也应贺一杯！”蕙芳听子云说得好，也觉喜笑颜开的，饮了一杯。琴

言取过骰子，摆了一个四、两个三，说道：“你们都说杏花，我却说桃花。”念道：

桃花流水杳然去。

子云道：“很好，原没有限定杏花，各样皆可说得的。”与次贤各饮了一杯。宝

珠摆了两个三、一个么，念道：

双宿双飞过一生。

子云与次贤赞了，饮毕。蕙芳抢过来，接着摆了两个六，斜摆了一个四。素兰

笑道：“你们看他这么忙，抢了我的去，又摆出这个色样，定有个好句出来。”蕙

芳便念道：

珍珠帘外向人斜。

大家一齐赞道：“好个‘珍珠帘外向人斜’！摆得真象！”合席各饮一杯。素兰

摆了两个六、一个四，念道：

十二楼中花正繁。

次贤、子云也饮一杯。琴言摆了两上么、一个三，念道：

一一归巢却羡鸦。

次贤把琴言瞅了一眼，心中暗忖道：“今日玉侬出语甚是颓唐，为何他偏说这

些句子？”后来大家乱摆了一阵，有说得象的，也有说得不象的，大约今日摆的

要推蕙芳第一了。

吃过了饭，又下楼逛了一会。过了小山，过了石梁，便是留春坞，就在留春

坞内煮茗清谈。宝珠对子云将琴言的师娘要他出师及蕙芳、素兰的主意说了

一遍。子云道：“若果如此，倒也很好。”便问蕙芳道：“你们有这力量作此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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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蕙芳道：“若说力量原也勉力，但集腋成裘!，也还容易。我与遥卿、香畹

三人可以凑得六百金，王氏弟兄、>仙、瘦香可以凑得四百金。”次贤道：“我来
一分，出二百金；前舟可出三百金；庸庵、竹君二人可出三百金；庾香、湘帆、剑

潭不必派他，凑起来已得一千八百了。若要三千，还少一千二百两，不消说是

度香包圆了。”子云道：“难道华星北倒干干净净，一文不花，这么便宜？”蕙芳

道：“据我说，不必要他出钱。如今与他讲，就是一总要他拿出来，他也肯，但

是玉侬只好在他家一辈子了。”子云点头道：“说得是。我想你们都不甚宽余，

一时仗义挤了出来，恐后来自己受困。如今通不用费心，在我一人身上。只要

你们讲，讲妥了，银子现成，叫他们来领就是了。但以速成为妙，一来玉侬假期

已满，也不宜常在外边，适或进去了，再找他出来也费事。明日你们就去，尽其

所欲，自无不妥的。”三旦皆应了几个是。

琴言见子云如此仗义，感激不尽，不觉流下泪来，便跪下拜谢。子云连忙

搀起，见琴言如此光景，颇觉恻然，说道：“玉侬何必伤感。我看你终非风尘中

人，不过一举手之劳，何足称谢！”三旦见琴言的凄恻是生于感激，子云的慷慨

是生于怜爱，都也怅触起来，泪珠欲堕。子云问道：“这话谁去讲呢？须得个

老成会说话的。若你们去，恐不中用。”蕙芳道：“此事少不得叶茂林。玉侬是

他同来的，又是他教的戏，他也老成会说话。”琴言连连点头道：“必得他去才

妥。”子云道：“既如此，你们早些回去罢。今晚就请叶茂林去讲妥了，我明日

听信，碰玉侬的运气何如。我宅里还有点事，不能陪你们，要过那边去。”子云

带了家人先出园去了，回到住宅。

这边，四旦个个喜欢，辞了次贤也同去找了叶茂林，告知此事。茂林一口

应承，又对蕙芳道：“停了一会，你与我同去，我年纪老了，笨嘴笨舌的，恐说不

圆转，你在旁帮个腔儿。那位庆奶奶，嘴里好象画眉哨的一般，我有几分怯

他。”蕙芳道：“人说他是个直性人，顺了他的毛，倒也易的很的。”琴言、宝珠、

素兰先回去了。蕙芳与茂林练了一番话，约定晚饭后同去，蕙芳也便回来。却

值田春航来看蕙芳，蕙芳即与他吃了饭，谈了一会。春航去了，茂林已在外面

候了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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